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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同时
,

胶东半岛的移民也横渡渤海
,

这就是历史上

的
“

闯关东
”

居民大流动
。

由于大批齐鲁人进人辽东

半岛
,

并在那里定居下来
,

所以今胶东半岛与辽东半

岛通行的方言几乎没有差别
,

通常称为胶辽官话
。

在

东南沿海一带情况就不大相同了
,

由于陆地山川阻

隔
,

交通不便
,

海洋对方言的形成和传播所起的作用

更为显著
, 。

这方面可 以举闽语的传播扩散
、

闽语和

粤语的使用交流为例加以说明
。

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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闽语方言的传播和扩散

魏晋以后
,

中原汉人数度南迁
,

一部分移民陆续

进人今福建地区
,

他们所带来的方言逐渐发展成后来

的闽语
。

闽语的进一步传播
,

形成南下
、

东渡和北上

三条路线
,

几乎完全得益于海洋之便
。

�� 问语沿海岸线南下粤琼 唐宋之时
,

多以捕鱼

为生的闽人沿海岸南徙
,

首先到达近邻的潮汕地区
,

跟先后进人该地的中原来的移民方言结合
,

逐渐形成

后来的闽语潮汕方言
,

所 以今天的闽语潮汕话和闽南

话一方面存在明显区别
,

另一方面又非常接近
,

互相

通话不会有太大困难
。

大约与此同时
,

闽语移民继续

沿海路南迁
,

相继进人今广东的雷州半岛和海南岛
。

雷州半岛包括湛江市
、

徐闻县
、

遂溪县
、

廉江县
、

吴川

县
、

电白县古时这里属合浦郡地
,

是
“

岭南之南
” ,

十分

荒僻
。

唐宋以后来 自福建南部旧兴化府
、

泉州府
、

漳

州府
,

以及广东东部旧潮州府地区的闽语移民经海路

陆续进人该地区
,

在沿海地带从事农业
、

渔业生产
。

所以
,

北宋绍圣四年 ���  ! 年�被朝廷贬滴雷州的大

文学家苏辙
,

在�和子瞻
“

次韵陶渊明劝农诗
”

》的小引

里才说
�“

余居海康⋯ ⋯其耕者多我闽人也
。 ”

据�吴川

县志》记载
“

盖宋既南渡
,

金元相遇
,

自闽来粤
,

泛海甚

易
。 ”

闽语移民进入雷州半岛的同时
,

也带来了闽语方

言
,

今天雷州半岛的闽语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
。

来到雷州半岛的闽人
,

有的继续南迁渡琼州海峡登上

海南岛
,

这就是海南岛闽语形成的历史
。

�� 闽语东渡台湾海峡
,

到达台湾 台湾的方言传

播和使用情况
,

是许多人都知道的
,

除西北部苗栗
、

新

竹
、

桃园等少数几个地方通行客家话以外
,

几乎都通

行闽语的闽南方言
。

据史书记载
,

历史上很早的时

候
,

闽粤沿海人民就有移居台湾之举
。

明末
,

福建澄

海人颜思齐与郑之龙在台湾笨港�今北港�设寨
,

招募

福建南部泉州
、

漳州一带沿海居 民
,

东渡台湾定居垦

荒
。

清初
,

郑成功率众东渡
,

从荷兰殖民者手里收复

台湾
,

其部属多为泉州
、

漳州一带的人
。

自清以后
,

福

建南部地区
、

广东东部潮汕地区沿海一带陆续迁徙台

湾者不计其数
。

这从今天闽台两地许多姓氏族谱 中

可 以找到证据
。

因为闽语东渡时间短
,

所以今天闽台

两地的闽南话在一致性非常大
,

其他方言区 的人一般

是听不出其间的细微差别的
。

这里应该特别提一提

澎湖列岛的闽南话
。

澎湖列岛孤悬海峡之中
,

移民进

人列岛以后
,

与大陆
、

台湾的交往十分不便
。

因此移

民方言显出很大的稳定性和保守性
,

接受外来影响

少
,

变化缓慢
。

今天澎湖列岛上的闽南话比起厦门话

或台湾话来
,

也许保留更多早期闽南方言的特点
。

�� 阂语沿 海岸线北上
,

直抵浙南 浙 江全省几

乎都是吴语的地盘
,

沿海地区和近海岛上
,

居民也以

说昊语方言为主
。

但浙江东南沿海从温岭石塘往南
,

就有说闽语方言的了
。

而且越往南走
,

说闽语的人就

越多
。

这种方言分布
,

跟渔民 的海上活动是分不开

的
。

据说
,

舟山地区的渔民
,

大致在石塘以北的洋面

上捕鱼
,

而福建的渔民往往远离家乡北上到浙江沿海

捕鱼
,

但作业区域一般不越过石塘
。

福建渔民因为离

家乡很远
,

时间久了
,

便有人在浙江沿海或岛屿上定

居下来
。

所以
,

从石塘往南说闽语的人就渐渐多了起

来
。

再往南走是浙江的洞头县
、

平阳县和苍南县
,

这

几个县的居民主要以渔业为生
,

祖先多是从福建来此

定居的渔民
。

因此
,

在这几个县里
,

说闽语方言的人

比说吴语方言的人多
。

洞头是个海岛县
,

是浙南的主

要渔场和全省的重点渔业县
,

据 �� 年代初期统计
一 ,

全

县人 口约 � 万
,

说闽语的人 口竟占了三分之二
。

在

这里
,

海洋再一次成为方言传播和扩散的重要渠道
。

�
�

闽
、

粤方言的海外交流

我国沿海地区的方言都有与海外交流的悠久历

史
,

并在交流中传播汉语方言
,

吸收外来语
,

形成双向

式的语言交流氛围
,

这是沿海地区方言较内陆地区方

言传播范围广的显著特点之一
,

也是优势之一
。

早期

内陆方言除了客家话之外
,

与海外的交流很少
,

这是

因为缺乏一种直接交流的渠道
。

当时唯一能长途交

通的只有船舶
,

正因为这样我国沿海地区得开放风气

之先
,

方言也得益于海洋
、

港 口而广泛传播
。

人们利

用船舶远航他国
,

或从事生产
、

或从事贸易
、

或移居他

国
,

同时利用港 口招徕外商船舶
,

进行货物交易
,

无论

是走出去还是引进来
,

人们在相互交往中都必不可少

进行语言交流
,

这就是沿海方言得 以直接交流的渠

道
。

我国历史上早期对外经济
、

文化交流有两条道

路
�
一是以长安为起点

,

出大西北进人中亚和阿拉伯

国家的陆上古丝绸之路
,

一是以今泉州港为起点
,

南

下进人印度洋
,

再沿南亚海岸直抵西亚的海上古丝绸

之路
。

可能想象
,

由于陆地交通不便
,

光靠人挑驼背

海洋开发与管理 �� ��



难以为继
,

陆上丝绸之路后来 日渐衰微
,

而随着港 口

的开拓
,

造船业的发展
,

仰仗船舶航运的海上丝绸之

路却越来越繁荣
。

这就大大促进了沿海地区方言与

境外语言的交流
。

此外
,

由于历史上的原因
,

我国东

南沿海曾出现
“

走西洋
”

或
“

过番
”

的居民迁移活动
,

有

的过洋迁往 日本
、

美国
,

有的往南迁到新加坡
、

越南
、

菲律宾
、

印度尼西亚等国
,

从而有今天的
“

华侨
”

之称

谓
。

据说在世界各国的华侨不仅择方言集居
,

形成
“

华人街
” 、 “

唐城
” ,

而且以同音
、

同根
、

同源成立
“

同乡

会
” ,

以及生活上互帮
、

经济上互助的
“

互助会
” 、 “

促进

会
” 。

据悉
,

日本横滨
、

京都
、

大阪等地均有华人集居

点
,

且都以闽语方言者居多
,

而美国纽约的华人街现

有华人 � 万多之众
,

以粤语者居多
,

约占 �� �
,

印度
、

菲律宾
、

马来西亚
、

泰国
、

新加坡等国的华侨
,

他们大

都来 自说 闽语 的南方沿海 �如泉州
、

厦 门
、

汕头
、

潮

州�
,

均以操闽语方言者居多
。

值得一提的是
,

新加坡

的华人尤其集中
,

约占总人口的 �� �
。

近年来
,

新加

坡华语地位迅速上升
,

在华语方言中
,

以讲闽语方言

者占大多数
,

少数讲粤语或吴语等其他方言
。

而迁居

台湾
、

香港
、

澳门定居的情况各异
,

在台湾的移民中
,

一是
“

过番
”

年代渡台湾海峡过去的
,

也 有随郑成功

收复台湾时过去的
,

他们祖籍以福建南部厦门
、

泉州
、

漳州一带为多
,

故当今台湾本地居民几乎都说闽语的

闽南话
。

这一点在前面已叙述
。

另一部分是国民党

政府撤退台湾时过去的
,

他们来 自大陆各地
,

平时以

说官话方言为主
,

但他们中的很多人也会说闽南话
。

香港
、

澳门
、

邻近广东 �原为广东省管辖 �
,

不仅地域

接壤
,

而且同操粤语
,

尽管因清朝腐败割让英
、

葡统治

长达一个多世纪之久
,

至今港澳仍通行粤语方言
,

从

其根不移
、

方言不变的这一表象
,

足见港澳同胞拳拳

的
“

中国心
” 。

二
、

沿海方言的传播印记

中国有句俗话
“

雁过留声
” ,

不管历史多么久远
,

方言一旦传播开去是不会那么容易消失的
,

一则作为
“

乡音
”

子子孙孙代代相传而得以保留和发展
,

一则因

用者寡生命力不强而失传
,

或被其他方言所演化
。

即

便这样
,

方言在传播过程中也会在音读
、

语言习惯及

相互借词上留下显著的印记
。

�
�

粤语 �广州话 �

广东濒临南海
,

在省域内主要有广州话
、

潮汕活
、

梅州话几种方言
,

但以广州话较为通行
,

且操广州话

和其他方言的
“

双言
”

人居多
,

广州话 自然成为粤语的

优势方言
。

此外
,

广州港对外开埠通商较早
,

又紧靠

港澳
,

因此广州话对外交流较早
,

境 外的事物及其称

谓的词语也较早地渗透到广州话中来
。

同时
,

广东沿

海居 民迁居国外者众多
,

既把粤语方言带出去
,

又在

与当地人的交往中学会了侨居国的语言
,

并随着同家

乡人的来往中将一些外语带回来
,

这就形成了不标准

的
“

广州外语
”

或称之为
“

外来广州话
” ,

这不能不说是

方言在传播过程中留下的印记之一
。

早期的广州话

借词
,

主要来 自英语
,

例如
�

恤�衫�
�� ��� 吠�领带� ���

巴士 �公共汽车 � � � � 菲林�胶片� ����

除英语外
,

广州话也有其他外语的借词
,

例如管
“

毛线
”

叫
“

冷
” ,

就借 自法语 �� ��
,

但这毕竟是少数
。

有人说
,

广州话有很多的借词来自英语
,

主要是与香

港自辖让给英国统治后流行英语有关
。

尤其是
,

我国

改革开放 �� 多年来
,

粤语地区得风气之先
,

与香港交

往密切
,

借词日益增多
,

大有语言
“

洋化
”

之势
,

害得诸

多爱国之士的担扰
,

甚至斥之为
“

奴化语言
”

加以 痛

骂
。

笔者认为
,

互相学习是语言交流中的必然结果
,

借词是为了便于人们记忆而掺人同音方言形成的
,

大

可不必上纲上线
。

其实
,

在二三十年代
,

广州
、

上海均

大量出现过借词现象
,

只是因为战乱和
“

文革
”

动乱等

历史原因而消失
。

�
�

闽语�厦门话
、

潮汕话�

福建南部厦门等地
,

广东东部潮汕地区
,

宋元 以

后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
,

大量华侨离乡背井
,

漂洋过

海
,

定居东南亚各地
。

他们不仅把厦门
、

潮汕一带的

闽南话传播到东南亚各国
,

而且由于同当地人民的交

际需要
,

也学会了侨居国的当地语言或方言
,

并随着

同家乡亲人的来往将一些外语词渗人到 自己的家乡

话里去
。

下面分别举一些例子
。

� 从厦门话
、

潮汕话和印尼语里可以看到一些常

用的互借词
。

厦门话
、

潮州话中的印尼语借词
,

如
�

雪文 �肥皂� ��
切�� 加布棉�木棉 � �� �� �

印尼语中的厦门话
、

潮汕话借词
,

如
�

�� � �� 头家�老板� �� �� �� 福气
��� � �� 先生�医生� �� � �� 豆腐

� 厦门话
、

潮汕话和马来语里也可 以看到一些常

用的互借词
。

厦门话
、

潮汕话中的马来语借词
,

如
�

吗淡�警察� � �� � 舒甲�合意
,

合适� �� ��

巴萨�市场� � � �� � 罗的�饼干 � �� ��

马来语中的厦门话
、

潮汕话借词
,

如
�

�� � ��� � 柴屐�木屐� �� ��
�

牡丹

灿航�小木船� � ��  ! �
烟火�烟花�

�� 海洋开发与管理 ��



其实
,

类似的厦门话
、

潮汕话借词
,

不仅进人印

尼语
、

马来语之中
,

而且也进人东南亚其他国家的生

活语言中
。

例如菲律宾他加禄语管萝 卜叫
��� ��

,

管

打喷嚏叫 �� �� �� 等等
,

也是从厦门
,

潮汕一带的闽南

话借入的
。

�
�

方言为海洋之争提供的重要例证

方言往往是许多事情
、

事件的一种活证据
,

小者

可从
“

筷子
”

说起
。

我国是使用筷子的发源地
,

究竟始

于何年已无法考证
,

总有数千年的历史了
。

今福建
、

广东许多地方仍把
“

筷子 ,’� �
“

著
,

竹著
,

著双
” ,

日本读

音似
“

哈希
” ,

写出来的汉字仍是
“

著
” 。

这是方言为民

俗及方言传播提供的一个很小的活证据
。

方言也能为一些重要事件提供例证
,

这往往是人

们始料不及的
。

这里可以举钓鱼列岛归属之争
,

来说

明方言例证所起的重要作用
。

� ��� 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
,

清廷被迫签订了丧

权辱国的《马关条约》
。

其主要 内容之一
,

就是把
“

台

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让与 日本
” ,

附属于台湾的

钓鱼列岛自然落人 日本侵略者手中
。

第二次世界大

战结束之后
,

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
,

钓鱼列岛应该同

时归还中国
,

本来这是不成问题的
。

但是
,

由于当时

的某些历史原因
,

这个问题并未彻底解决
,

在后来的

一段时间里也不太为世人所注意
,

而 日本却企图长久

占有钓鱼列岛生造出种种所谓的
“

根据
” 。

在这里我

们对该列岛的岛屿名称作些比较
,

就不难看出其中蕴

含着闽语方言的印记
,

足以说明钓鱼列岛历来是我国

的领土
,

我们的祖先曾在其上从事海上活动
,

并用方

言给岛屿命名
。

闽语方言地区
,

惯用
“

屿
”

字命名小岛
,

打开近代

史籍上的地图
,

在台湾周边海面上岛屿的命名有一个

显著的特点
,

就是
“

黑水沟
”

以西的钓鱼列岛上
,

许多

岛礁以
“

屿
”

命名
。

如撰于明嘉靖四十年 ���� � 年 �郑

若曾《郑开阳杂著》卷一的《万里海防图》
,

在钓鱼列岛

海面上列有
“

钓鱼屿
、

赤屿
、

焦屿
、

大洋屿
、

小洋屿
、

地

鳖屿
”

等等
。

而在琉球群岛海面上的岛礁却不见以
“

屿
”

命名的现象
。

屿
,

古韵书上注为
“

水中洲也
” ,

这是闽语方言地

区命名海上岛礁的特征字
,

最著名的是厦门的海上花

园鼓浪屿
。

我国海域上以
“

屿
”

命名的岛礁
,

几乎都在

通行闽语方言地区的范围内
,

例外的情况极少
。

现在

回过头来看看钓鱼列岛上那么多以
“

屿
’

命名的岛礁

不是偶然的
,

正是闽语方言命名的结果
,

说明我国最

早发现并命名了钓鱼列岛
。

三
、

方言—投资环境

我国沿海方言的形成有着极其深刻的文化内涵
,

充满着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
。

可以这么说
,

方言的发

展和传播有其 自身的历史背景
,

既与方言群体的人口

发展有关
,

又与其文化
、

经济发展有关
。

一个地方的

经济生活必然要在方言里得到充分的体现 �反过来
,

方言也对一个地方的经济生活产生影响
。

换句话说
,

方言是地方经济生活的一面镜子
,

经济是维系方言生

命力之关键所在
。

至此
,

我们说方言是投资环境
,

就

不难理解了
。

�
�

方言是地方经济发展的一面镇子

说到方言与经济的关系
,

我们 自然不会忘记我国

沿海最大的经济中心上海
。

上海的兴起和发展完全

得益于它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
。

也因为这个关系
,

上

海的
“

吴侬软语
”

在我国汉语诸方言中所处的地位就

非同一般
。

一方面
,

上海吴语大量吸收外来词
,

并推

广到其他方言里
,

汉语近代一批外语借词
,

就是通过

上海这个港 口输入的
,

如
“

沙发
、

阿司匹林
”

等 等
。

极

端的例子就是旧上海的
“

洋径洪英语
” 。

所谓
“

洋径洪

英语
”

就是用上海吴语 口音
,

用当时通行的汉语语法
,

拼凑简单的英语句子
。

�� 年代汪仲贤著的《上海俗

语图说�
,

有一首上海人学习洋径洪英语的歌谣
,

大意

是
�

来是
“

康姆
”

�
�

��
�
�去是

“

谷 ,’� �� �
,

廿四块洋锢
“

吞

的福
”

���
� � �� 一 �� � �

�
,

是 叫
“

也司
”

��
� �
�勿 叫

“

拿
”

�
�
��

,

⋯ ⋯
。

当然
,

这种洋径洪英语是没有生命力的
,

这是一种畸形的半殖民地文化的产物
。

另一方面
,

随

着上海经济实力的迅速膨胀
,

上海吴语在沿海诸汉语

方言 中
,

很快取得了
“

赚钱的方言
”

�� ��
� � ����� � ��的

地位
,

不论是外国来的资本家
,

还是国内的商人小贩
,

想在上海这个地方
“

捞世界
” ,

赚钱
,

首先得学点上海

话 �一点儿不会上海话
,

想要在上海这个大世界站住

脚是很困难的
。

一时间上海吴语身价陡增
,

京
、

津
、

穗

等南北商埠纷纷设立
“

沪语学校
” ,

据一份资料统计
,

仅天津一地
,

解放前这类学校就多达 �� 多所
。

至于

海外
,

东京
、

纽约
、

巴黎等世界商埠
,

上海话也颇吃香
,

很多政要
、

商人可能完全不会说汉语的
“

国语
” ,

但会

说几句上海话的人却大有人在
。

上海话的这种独特

地位
,

在解放后仍然持续了一段很长的时间
。

总之
,

上海话这种
“

赚钱的方言
”

确实大大地风光了一阵子
。

到了本世纪 �� 年代
,

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
。

随

着沿海地区经济格局的演变
,

沿海地区方言的地位出

现了重要转折
,

上海吴语地位明显下降
,

以厦门为中

海洋开发与管理 �� � 



心的闽南话
,

以广州
、

香港为中心的粤语成了
“

赚钱的

方言
”

了 � 这是很容易理解的
。

改革开放以后
,

我国

经济特区都在沿海地带
,

早期的四个特区之中
,

汕头
、

厦门位于闽南话区
,

面对东南亚和 台湾地区
,

说的也

是闽南话
。

因此
,

闽南话大有用场
,

在许多地方 �包

括福建省内的非闽南话区 �
,

学闽南话几成时髦
。

厦

门大学中文系开办的闽南话课
,

报名听课的人数多达

三四百人
。

而珠海
、

深圳位于粤语区
,

面对经济实力

雄踞全球前列的香港
,

背靠华南大都会广州
,

说的全

是粤语
,

因此粤语很快成了最
“

赚钱
”

的方言
。

其势力

甚至形成了所谓
“

粤语北伐
”

的势头
。

即使京师之地
,

都很容易看到各种
“

粤语学习班
”

的广告
, “

发廊
、

大排

档
”

等粤语词 汇随处可见
, “

打的
、

打我手机
、

打我手

机
、

打工仔
、

打工妹
、

扩我
、

埋单
、

娣数
”

之类的粤语用

语到处都能听到
。

难怪有的外国报纸发出警告
,

惊呼
“

香港词汇
‘

入侵
’

北京�
”

不仅如此
,

随着内地到东南

沿海的打工仔
、

打工妹不断增多
,

沿海方言也将影响

到四川
、

湖南等内陆地 区
。

这里再一次证明经济法则所起的关键作用
。

英

语
、

日语被看作
“

赚钱的语言
”

�� ��
� � �� ���

�� � �就是

因为通行这种语言的美
、

日等国拥有强大的经济实

力
。

这几年学德语 的人突然猛增起来
,

也因为德国

的经济实力令世界刮目相看
。

�� 年代以后
,

上海吴

语地位下降
,

粤语地位上升
,

跟上海
、

广东的经济形势

也保持一致
。

据统计
,

上海出 口对全国出 口 的比例
,

由 �� � 年的百分之二十五下降到 ���� 年的百分之

十三
,

所占比例下降了一半
。

相反
,

�� �� 年以后
,

广

东超过了上海
,

成为中国出 口最大的省份
。

但有一点

值得注意
,

目前上海浦东的开发建设
,

上海经济发展

的再度辉煌已引起世人的关注
,

不久吴语方言可能又

成为
“

热门话
” 。

�

�
�

方言也是投资环境

在我国对外开放
、

搞活经济的过程中
,

各地纷纷

出台招商引资 的优惠政策
,

极其重视硬件和软件的

投资环境建设
, “

筑巢引凤
”

几乎成了国人的共识
。

人

们往往认为
,

只有建设超豪华设施的大宾馆
、

搞优惠

政策竞争才是投资环境
,

殊不知人们沿袭久远
,

且就

在嘴边的方言也是投资环境
。

此话说来恐怕有人不

以为然
,

其实这是不庸置疑的
。

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
,

外商对华投资方兴未

艾
,

而投资者多是侨胞和港澳台胞
,

他们选择的投资

地点大多是故乡和方言相通的地方
。

这一方面体现

侨胞和港澳台胞追根寻祖
、

造福桑梓的游子之心
,

另

一方面也说明他们追求与其适应的语言环境
。

据了

解
,

在厦门经济特区和福建沿海的投资者多为台商和

早年迁移国外的福建籍侨胞
,

而深圳
、

珠海
、

汕头经济

特区和广东沿海的投资者多是港澳商人和早年迁移

国外的广东 籍侨胞
。

在这里特别指出的是
,

汕头经

济特区的发展完全得益于操汕头话�即潮汕话�的汕

头籍侨胞和港澳同胞
。

恐怕人们不会忘记
,

操 一 口

流利粤话的澳门中华总商会会长马万棋
、

香港富商李

嘉诚
、

霍英东等
,

他们的初期对华投资都在广东
,

而操

一 口地道吴语的宁波籍世界船王鲍玉刚
,

却以巨资投

入宁波港的建设
。

有一个更为说明问题的例子是
,

福

建籍的李志仁富商拟对华投资
,

在选择投资地点时
,

广东沿海无论是政策优惠
、

劳动力素质等各种投资环

境都较好
,

可就是李先生操闽南语
,

与粤语方言难以

沟通
,

最后只好把巨资投到方言相通的福建
。

由以上

实例足以说明
,

方言也是实实在在的投资环境
,

对经

济发展起到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
。

我们应该承认
,

任

何事物都有两面性
,

方言也有其不利的一面
,

那就是

给两地操不同方言者的交往造成障碍
。

若方言不通
,

没有
“

共同语言
” ,

生意很难谈成
,

这已成为众多商家

的常知
。

正因为这样
,

方言才有可能作为人们的生

活
、

生产
、

贸易等活动的主要工具
,

成为不可忽视的投

资环境
。

无论在过去还是将来
,

沿海方言在中华文化和国

民经济建设中均占有重要的地位
,

当属中华文化的一

部分
。

如果我们建立海洋文化学
,

在开发和利用海洋

资源的同时
,

研究和开拓与海洋有关的人文科学
�

包

括海洋经济
、

沿海经济
、

海洋考古
、

沿海民族
、

沿海 民

风
、

沿海方言
、

海洋文学⋯ ⋯
,

那么沿海方言必将成为

诸多有识之士的主攻方向
,

也许能从 中派生出新的
“

方言经济学
”

来
。

但从目前的情态来看
,

我国通行普

通话
,

这 已成为汉语发展主流和优势
,

在内陆地区或

沿海地区的方言中
,

还没有哪一种方言的影响和势力

可以与普通话相抗衡
。

从经济贸易往来看
,

为了和港

澳台地区
、

福建
、

广东做生意
,

甚 至纯是出于 赶时髦
,

就开始了学闽南话
、

粤语的新潮
。

反过来
,

无论是海

外的
、

港澳台的
,

为了 和其他沿海地 区
、

广大内陆地

区
,

以及中央各部门的各方面往来
,

就非得学习普通

话不可
。

所以
,

这种互相依存
、

互相竟争的关系
,

会在

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存在下去
。

口

�� 海洋开发与管理 �


